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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在1942年8月19日的日记中
说“贵州大学与中央均思染指也”，
1945年4月3日的日记中又提到“知川
黔方面有主张留文澜于成都者”。

1944年12月9日，在文澜阁《四库
全书》即将启程护送到重庆青木关的前
一天，竺可桢在遵义和护送人员毛春
翔、夏定域、李絜非见面。在这次见面
中，竺可桢又听说中央图书馆欲得此
书，他明确表示：“余谓文渊、文津可
归中央，而此书将归浙江。”

1945年2月，文澜阁《四库全书》
保管委员会成立，成员包括陈训慈、竺
可桢、张宗祥、蒋复璁等。浙江省方志
办原副主任顾志兴在《文澜阁四库全书
史》中记载，该委员会理由是为了妥善
保管藏书，实际上是为文澜阁《四库全
书》返回浙江做准备。蒋复璁曾以教育
部名义要求将文澜阁《四库全书》安置
在南京，被张宗祥婉言拒绝。

毛春翔在《文澜阁〈四库全书〉战
时播迁纪略》中讲述这段迁徙历史时评
价：“陈叔谅先生之力居多。……浙大
派车救书之危难于俞赵，派人督运于龙
泉，指导曝晒于黔中……竺校长舫公，
爱护乡邦文物……”

竺可桢关于文澜阁《四库全书》去
留的日记，一方面表达了浓浓的桑梓之
情，另一方面对贵州存在一定的误解。
在相关档案发现之前，贵州无法辩解。

转折发生在 2015 年。钟海珍说，

对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这段历史，
过去我们只能羡慕浙江有很多竺可桢、
陈训慈、毛春翔等人留下丰富的研究资
料，有一天突然想到贵州省图书馆应该
有当年的档案。

果然，钟海珍在图书馆顶楼的铁皮
柜里找到273页珍贵的民国档案，由于
温度太高，已经有被虫蛀蚀的情况。欣
喜若狂之余，她赶紧将档案放入零下
80℃的冷冻箱将虫卵杀死后保存在恒温
恒湿的环境中，并开始了整理修复工
作。

这些重见天日的珍贵资料既见证了
贵州的付出也澄清了真相，贵州没有截
留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意图。

1942年到 1943年之间，原国立贵
州大学校长张廷休反复请求誊抄文澜阁
《四库全书》并成立研究机构。张廷休
在给蒋介石的呈文中说：“传抄全帙，
留庋贵州，永广传布。”

贵州被允许抄写部分和西南有关的
内容。钟海珍表示，张廷休“留庋贵
州”指的是誊抄本，而不是文澜阁《四
库全书》。

钟海珍感到欣慰的是，一个阳明
洞，一个地母洞，可谓贵州对传统国学
作出贡献的见证。她笑着说：“只要是
国家图书馆和浙江省图书馆的人来贵
阳，都点名要去鹿冲关森林公园看看地
母洞。”

延伸阅读竺可桢是著名的气象学家。抗战期
间，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并主持浙大由东
而西的“文军长征”。几乎是同时，文澜阁
《四库全书》西迁贵州避难。

这不是巧合。近日，记者通过采访并
梳理大量档案、文献后发现，竺可桢实际上
主导了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贵州的很多
工作，有人将他称为文澜阁《四库全书》“卫
士”。

竺可桢主导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贵州
本报记者肖郎平

竺可桢在遵义的办公室

1、先江公祠办公，后迁何家巷

1940年1月16日12时15分，竺可桢校长同理学
院胡刚复院长、教育系陈剑修教授乘四号车赴遵
义。当天17时到达丁字口环球旅馆，遇见先期抵遵
义的工学院李熙谋院长、史地系张其昀主任等，从
他们那里得知教育部陈立夫部长中午在遵义停留，
专程去了遵义师范，要求地方上将师范让给浙大，
而师范则迁到深溪水的梧村。

第二天，竺校长把办公室设在遵义江公祠办
公。

江公祠是为纪念咸丰年间因保境安民战死沙
场的遵义知县江炳琳，由遵义士绅在1928年召开了
第一次校务会议，即总第三十次。这次会议，讨论了
教员待遇和行政会议的组织、章则问题。

5月5日星期天，一大早竺可桢校长就赶到江
公祠，参加数学系教授章用的追悼会。

当天中午，随浙大总办事处前往闹市中心的何
家巷，竺可桢校长也将他的办公室迁到了何家巷四
号。

何家巷四号与三号何家公馆木测量室。天井正
对的中间堂屋为会客室，左边前间大一些，是会计
室，后间小一点，为文书课；右边外间为秘书室，而
竺校长的办公室是靠里的那一小间。

2、子弹库办公室一待4年
1940年11月30日中午，竺可桢校长从重庆出差

回到遵义，稍事休整，很快就赶到办公室。当天的日
记里，他这样记载：“下午一点半余至校中（何家巷
四号）。阅往来信件并批文书。”

后来，何家巷四号成了浙大基督教青年会的学
生救济委员会服务处，其负责人钮志芳是中共地下
党员，浙大的进步学生还可以在这里阅读到《新华
日报》等报刊。

坐落在协台坝与官井路交会处的子弹库办公
室，曾经是清末遵义知府袁玉锡“废科举，行新学”
举办的遵义府中学堂。1926年更名为“贵州省立第
三中学”，人称“老三中”，首任校长是著名教育家黄
齐生，从“老三中”走出了陈沂、周林、韩念龙等人中
龙凤。最终，浙大的总务处、文学院办公室、心理学
实验室、气象测候所、部分教室、员工宿舍等陆续迁
入，使之成为浙大的校本部行政中心所在。

而竺可桢校长的子弹库办公室，自1941年10月
18日从何家巷四号迁来后，一直到1946年5月16日
离开，共四年零七个月的时间。

除了碓窝井九号寓所，竺可桢校长在浙大西迁
遵义办学七年里，所待时间最多的，就是子弹库里
的这间办公室。

在这里，竺校长为浙大的生存、发展和崛起，谋
划布局、事无巨细、尽量亲力亲为。浙大西迁途中召
开的320次行政谈话会，有256次在遵义召开。而在
遵义召开的这些会议，至少有200次是在子弹库的
校长办公室里召开。只要不是因公出差，绝大多数
都由竺校长主持。

在这里，竺校长关心学生的前途命运，宵衣旰
食、呕心沥血。1942年1月16日，得知学生即将为“倒
孔”要组织游行的竺校长，清晨六点就赶到办公室，
商量如何劝阻学生，尽量避免与军警发生冲突，还
派人去找高文伯专员请派军警维持秩序。为营救被
抓走的师生，竺校长还多次开会，安排营救计划、措
施。

在这里，竺校长忙里偷闲、深入研究。首发于
《思想与时代》第34期的《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
地点》，就是竺校长在1944年5月25日至6月11日，
用三个星期时间，白天在办公室利用空闲构思、草
拟，晚上再回寓所加工、修改完成的。

3、一首律诗思遵义
1946年5月16日8时，竺可桢校长最后一次来

到子弹库的校长办公室，将下学期各院系教授、讲
师、与助教的名额排定，交付秘书俞心湛后，于十点
左右离开。

下午三点半，竺校长乘一辆破邮车，夜宿桐梓，
再赴重庆；然后，辗转南京、上海，于6月11日回到杭
州。而再回首，已是十五年以后。

1961年5月，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
校长，带队考察“南水北调”，从北京飞成都，在四
川、贵州考察水利、气象近一个月。6月15日下午，竺
校长专程从贵阳赶到遵义，一路拍下不少照片，还
写下一首落款为“六一年六月十五日重到遵义作”
的律诗：一别遵城十五年，重游旧地如登仙。红花岗
上千株雪，湘水桥边万斛田。厂矿商场既满谷，园亭
黉舍亦连绵。播州自古称穷僻，黔北于今鞭着先。

用以表达他对黔北大山中遵义这座小城最深
的情思、最深的牵挂和最深的眷念。

来源：浙江大学
竺可桢带领浙大师生西迁遵义，时为浙大物理系所在地。资料图片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乃至全世
界规模最大的文化工程，原本有7部，
分别藏于全国7座藏书阁。其中，杭州
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因抗战期间西迁
避难等曲折经历而富有传奇色彩。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经常
轰炸上海、杭州等地。时任浙江省立图
书馆馆长陈训慈意识到，文澜阁《四库
全书》面临危险，他一边申请迁移经
费，一边动员馆员赶制书箱准备转移。

1937年8月，日寇登陆上海，杭州
危在旦夕。文澜阁《四库全书》于同年
8 月 4 日首迁富阳，10 月 25 日再迁建
德，次年1月底三迁龙泉。

当时，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及
省教育厅对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安
全问题并不重视。陈训慈只好自己筹
款，变卖家产田地，向亲友们借款，
在省内辗转迁徙。在 《运书日记》
中，他表达了忧惧不安的心情，“瞻念
万一疏失，将何以对浙人，何以对文
化，不禁殷忧”。

在文澜阁《四库全书》迁徙建德期
间，运书的船搁浅。走投无路之下，陈

训慈想到浙大有卡车，求助浙大朋友和
他的老师竺可桢。竺可桢抽调一辆卡车
帮忙运书3天。

1938年1月22日，竺可桢电告民国
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报告文澜阁《四库
全书》运往建德的情况，建议为了安全
起见运往内地为好。起初，浙江省政府
并不重视，甚至牢骚满腹。

在教育部3次来电催促浙江省政府
之后，浙江大学派了教授和浙江省立图
书馆工作人员一起负责运书，这些国宝
级图书终于在1938年3月踏上西迁贵阳
之路。

据日本学者记载，1938 年 2 月 22
日，日本“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
会”派了9个人从上海到杭州寻找文澜
阁《四库全书》。

幸运的是，文澜阁《四库全书》躲
过了这一劫。

凯里学院大数据工程学院杨建忠教
授研究竺可桢的日记后认为，浙大西迁
贵州，除了避难和物价便宜之外，也有
追寻王阳明足迹和保全《四库全书》的
因素。

1938 年 4 月底，文澜阁 《四库全
书》抵达贵阳。

1939年2月4日，18架日军战机轰
炸贵阳，伤亡人数达到2000多人，史
称贵阳“二四轰炸”。

2月26日，到贵阳出差的竺可桢特
意去藏书地点张家祠看望幸免于难的文
澜阁《四库全书》。张家祠离市区二三
里路，而且靠近火药局，仍有安全隐
患。不过，此时贵州省立图书馆馆长蓝
端禄等人已决定，将文澜阁《四库全
书》转移到郊区的金鳌山地母洞。

6月23日，再次到贵阳出差的竺可
桢步行1个小时，前往地母洞查看文澜
阁《四库全书》的贮藏情况。地母洞通
风情况还好，洞口在下午时分也能晒到
太阳，但洞的后部比较潮湿。开箱检查
发现，有的图书有受潮现象。竺可桢和
同行人员现场商定，顶棚木板要换成瓦
片以防雨水，同时，要有专人负责晒书
工作等。

贵州省立图书馆迅速落实，7月9
日呈报改造项目预算，7月15日就申报
验收。贵阳多雨，加上地母洞中午以后
才有阳光，曝晒工作从9月11日开始到
12月5日结束。曝晒中发现，图书确有
潮气，不过没有霉损情形。运输途中，
12箱图书曾经落水，颇多水迹泥痕。这
些图书特意多晒了几天并被清理干净。

1940年3月18日，陈立夫明确要求
浙江大学就近“协助督察”。同年7月5
日，竺可桢获悉，地母洞中所藏文澜阁
《四库全书》仍有潮湿的情况。12月19
日，他对在遵义出席公务活动的贵州省
政府主席吴鼎昌提出，文澜阁《四库全

书》放在地母洞不妥当。
1942年4月19日，竺可桢见到蒋介

石时又提到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事。
7天后，蒋介石方面给教育部和贵州省
来电要求将文澜阁《四库全书》移往离
贵阳较远的安全干燥的地点。贵州省图
书馆原副馆长、原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
钟海珍表示，应该是竺可桢在面见蒋介
石时提出了建议。

检查发现，保护工作非常细致，没
有发现书籍出现霉烂的情况。书箱放在
木板上，离地约两尺，空隙间放了木炭
和石灰。工作人员每隔一个月就把全部
书箱内外上下互换位置。每部书之间有
隔板保护，每箱衬有油纸、牛皮纸和放
置樟脑丸，既防潮也防虫蛀。每年九
月、十月间，贵阳晴天较多，所有书籍
都要取出来翻晒一遍。1943年起，除了
秋季晒书外，还增加了春季晒书。

1943年 11月 24日，竺可桢再次向
时任贵州省教育厅厅长欧元怀谈到地母
洞的潮湿问题。欧元怀表示，3次实地
考察，相当干燥，如转移别处担心有空
袭危险。

对地母洞如何防潮问题，竺可桢可
谓不厌其烦。相应地，贵州和有关方面
也有求必应，保护措施越来越多越来越
细。

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桂
林、柳州失守，贵州危在旦夕。11月30
日，竺可桢致电教育部：“浙江文澜阁
《四库全书》原存贵阳地母洞，兹以战
局渐紧，此书为我国仅有之精华，似应
及早择地迁运，以存国粹。”于是，文
澜阁《四库全书》向重庆转移。

浙大西迁途中
召开的320次行政
谈话会，有 256 次
在遵义召开。而在
遵义召开的这些会
议，至少有 200 次
是在子弹库的校长
办公室里召开。

1 建议文澜库书内迁避难

2 心系地母洞防潮问题

3 误解贵州的一段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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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 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初
拟名单，后增加张宗祥。 资料图片

竺可桢在家中阅读。图源于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

↑ 1944年11月30日，竺可桢紧急请求
迁运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电文。

资料图片

在贵州湄潭举办的中国科学社成立30周年学术活动中，竺可
桢作学术报告。资料图片


